
■ 叶清华

白天，我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一
片青皮林，可见数个亭子。这些是真正
的亭子，里面都有一张桌，四只凳子，如
此亭子就满了。这里的地势很高，俯
瞰，石梅湾海边风景尽收眼底：滴翠的
山、绿的树，蓝的海，祥云脉脉含情。到
了晚上，却又是一番光景。这是我第一
次晚上来石梅湾海边。天气很好，没有
一丝云彩，一轮明月，静静地悬在半
空。月光如水，深情地把那柔和的光，
从高空洒了下来。我一个人沿着那小
路，踏着参差斑驳的树影，穿过那片青
皮林，来到那个小亭里。由于树很多，
遮住了路灯，使我完全沐浴在月光下，
可以专心地听“哗啦、哗啦”的波涛声，
看那片郁郁葱葱的青皮林，看那月光下
模糊的沙滩，看那黑黑的礁石，看钓鱼
人的火光，看远处机船上像星星一样的
灯火，看近处一群群年轻男女在海边嬉
水……这时，你就像看到了另一个世
界，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
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人。

我还是像白天一样，出了小亭，悠
闲自得地沿着青皮林走上半圈，然后到
水泥路，再沿着右边向前，下几级台阶，
就可以来到沙滩上。沙很细、很软，像
高级地毯，踏着走都有点不忍心。这时
的风景与感觉，真正是“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四周很暗，但在月光下，又什
么都能看见轮廓。这里地势很低，“海
门”有大礁石，后面有树丛，可并不使
人感到闷，因为大海在我的眼前。静，
是这时最大的特点，海浪拍打沙滩的声
音，使这里显得更为静谧。我闭上眼
睛，坐下来，随便坐哪儿都行，到处是柔
软的沙，倾听这浪涛声，忽高、忽低、忽
急、忽慢，像是很远、又是很近，渐渐地
就像听古典音乐一样，只觉入耳有说不
出的美妙：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
处不服帖；浑身的毛孔，像吃了新鲜的
椰子水，无一个毛孔不畅快。我渐渐地
觉得自己开始变轻、变小，开始溶化，最
后，完全溶在这月色涛声里了。

数刻之后，我才睁开眼，见“海门”
礁石处有火光，就站了起来，向那一点
火光走去，心想：早就听说有人晚上来
钓鱼，还从没来看看，今晚去瞧瞧。我
虽然不愿垂钓，但常常来欣赏这如画的
景致，看点缀这幅画的钓鱼人。我慢慢
爬上“海门”礁石，见两个钓鱼人一个在
专心地吸烟，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
他嘴上的烟一明一暗，一副若有所思的
样子。另一个手插在裤兜里，看看水涧，
很是悠闲自在。一阵海风吹来，鱼杆上
的小铃发出“叮当”的清脆的响声，又不
时被浪涛淹没。这两个人可真是惬意极
了，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这样一个
寂静的夜晚，做着他们喜欢做的事。

“叮当、叮当”又是一阵海风吹来，
“哗啦”又是无数朵浪花盛开，这一切都
是朦朦胧胧的，一切都是静的，又都是
动的。

月色照亮了东边的天空，星星则
向西闪烁，海里暗香浮动，岸边树影婆
娑……夜里的石梅湾，全是赤裸裸的
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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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抗战胜利七十年

■ 吴慕君

我在时空的雾霭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一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在丰碑的丛林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个个血洒疆场的身影

我在思想的泉源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闪耀中华的民族之魂

我找到了黄河泰山

黄河泰山对我说

这里在回响着七十年前的咆哮

这里在展示着七十年前的不屈

我找到了长江长城

长江长城对我说

这里在流淌着七十年前家国情怀

这里在延伸着七十年前民族复兴

的伟大梦想

我努力的找啊找

我在大海边找见了

那轮鲜红的太阳

我在平原上找见了

那威武的英雄群像

我在山峦沟壑里找见了

那世界上独特的队伍

我在林海雪原找见了

那一个个永垂不朽的英灵

七十年过去了

可记得那是一段苦难的历史

日寇横行，烧杀抢掠

可记得那也是一段抗争的历史

华夏儿女，同仇敌忾

可记得那更是一段脱胎的历史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七十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飘散在了远空

震天的冲杀声消失在了日月

中华大地已是春和景明

和平的大厦高高耸起

强大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我在民族振兴的大道上

找寻着先辈的足印

先辈的足迹连着中国梦的远景

我在人类和平的警钟里

倾听着先辈的声音

先辈的声音叩响着历史的重门

让战争之神永远沉睡

让和平之鸽高高远飞

七夕

■ 许起鹏

银河飞度鹊桥会，

情爱不渝话古今。

龙女托书仁义重，

许郎借伞怨恩深。

孝心董永感天地，

结拜英台泪袂襟。

月桂水仙朝暮恋，

两情相悦任封禁

■ 麦秸秸

年近四十，画家WD先生想结婚。其实结
不结婚倒不是顶重要，不过周围的朋友们都一
个一个成了别人的老公老婆，只有他自己还被

“小W小W”地叫着，从字面上先就矮了一截。
婚礼要在哪里举行好呢？WD先生想过，

在琼西那个小镇上的老家也不错，热闹一些，镇
上的老人都愿意使劲，帮忙吆喝；海口也将就，
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多年，熟人朋友总是多一
些，也算是自己的福地，但得先找到一个合适的
爱人。WD先生决定先把工作室的工作放一
放，离开大特区，往北去。

北有北京，有长白山，有黄山泰山，有西藏新
疆，到哪去？ WD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1元硬
币，放手心握了半晌，先许愿——这可是终身大
事，兴许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马虎不得。

是泰山。WD先生一开始就有这种预感
的，他后来无数次地对他的女朋友小语说过。

赶紧打点行李，明天一早的机票出发。买着
票也走，买不着票也要想办法走。有志者事竟成，
WD先生果然就买到了第二天飞往泰山的票。

到了泰山，烧香许愿后，WD先生心里就踏
实了，他并不是没志的废物点心，他知道任何事
情都得有谋划。

既然来了，好歹得把泰山看个囫囵，也算门
票没白花。WD先生后来是记不得去了哪些景
点，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望人松
……好像还有个桃花源。总之，这一路上，WD
先生的心思虽然挂牵着媳妇的事，但沿途景观
偶尔也得抽空看看，否则对不起先人，凭白的，
杜陵野老也不会说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话。要说诗人好夸海口，信不得，那孔子
先生总是不能来虚的吧？他可是教育家，千年
以前，他就发过“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言论。

不过到了桃花源，WD先生就把孔子和杜
甫忘了，继续想自己的婚姻大事。还在景点门
口，来了个解说员，是个女的，短发，年轻，清
爽！黑的短裤，翻了白格子的边，一看就个性。
无袖白色T恤，肚子上有个黑卷毛的人头，嘴里

叨根烟，酷！
WD先生从看第一眼开始，就知道这是他

的媳妇了。不过，他得淡定，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的人，“金簪儿掉了井里头，有你的总是有你
的。”急什么？就跟着她往里走，这一路的长度
足够谈一场恋爱了。很快的，WD先生就知道
了：她叫小语，家在泰山脚下的一个镇上，父母
是个小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家里就她一个女
儿，将来这货铺和家里的那幢二层楼的大房子，
全是她的。其实，WD先生并不在乎这些，否
则，他就用不着不远万里到泰山来了，海口有的
是有钱的女人。

小语很快也对WD先生产生了兴趣，画家，
换个称谓就是艺术家了，跟艺术家谈恋爱？想
想都觉得美妙。不过，小语比WD先生小了整
整10岁，如果要结婚，恐怕父母这一关是很难
过的。

“不怕，有我呢。”WD先生拍拍胸脯说。WD
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到底比人家姑娘大了那么
多，并且小语还是独生女儿，有难度是正常的。

两个人在泰山上闪恋了几天，下山时，
WD先生就把小语带回来了。先到海口，再
回老家，小语看起来跟家里人处得很开心，年
龄虽然小，也懂规矩，再说WD先生马上都四
十了，家里人都盼着他赶快结婚，女人美丑不
是最重要的，要找了太漂亮的搁家里还不放
心，狐狸精的骂名也不是先人无缘无故杜撰
的。小语因此就博得家里上下都点了头，顶
好是赶早生个儿子。这结婚的议题就轻而易
举地提上了桌面。

首先得去拜见岳父岳母，这个程序很重
要。WD先生抓耳挠腮想了几天，终于制订出
拜见岳父岳母的计划。先去买些礼物，第一次
见面，奉上礼品算是开场白，是序曲。可是买什
么好呢？

小语说岳父大人爱喝酒，好，买一瓶最贵的
茅台拎过去，这可是国酒。再买些海南的特产，
这也是基本的礼数。WD先生研究了几天，买了
药用价值较高的深圳斑海马和广州花县藕珐琅
艺人制作的釉下彩景泰蓝，从健康到人文再到艺

术，都齐了，想来岳父岳母大人也难挑出不是。
看好了适宜嫁娶的黄道吉日，WD先生拎

着茅台，包里装着斑海马和釉下彩景泰蓝，牵着
小语直奔美兰机场，去泰山，去提亲，打“飞的”
去。

当天傍晚就到了小语家住的小镇上。小语
在前，WD先生在后，拎着茅台，挎着大包。

小语敲门，“爸，妈，我们回来了。”没人应。
再敲，里面传出一声怒吼：“说过了，不见就是不
见！”WD先生在小语背后僵住了，这情况没在
计划之内。虽然一开始小语的父母就明确反对
这桩婚事，但小语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只要
WD先生跟她一起回家，坚持受点委屈，她父母
就会心软。现在看来，这事有难度。

小语坚持隔十分钟敲一次门，有节奏的，每
次敲三下，这是WD先生发明的表达诚意的方
式。但这个办法看起来效果不佳，因为小语从
黄昏一直敲到深夜，门就是不开，入夜之后，里
面的人干脆集体沉默。估计这岳父也是头犟
驴，不能硬来，WD先生决定先撤，找个旅馆住
一夜再说。第二天，天还没亮，WD先生和小语
一起，又拎着茅台守在了岳父家门前。继续敲
门，十分钟一敲，每次敲三下，有节奏的。但一
整天过去了，里面悄无声息，也没人出来。岳父
岳母是铁了心不让WD先生进这个门了。“走！
回海口。”WD先生对着小语大声说。“走吧，不
过去海口算什么本事，在北京混出来了才算人
样。”小语的父亲突然从门缝里蹦出这么一句
话，但看起来仍无开门的迹象。

只能走。不过WD先生临时改变了主意，
决定拎着茅台带着小语奔赴北京。到了北京的
WD先生经朋友推荐，成了驻馆艺术家。

不过成了驻馆艺术家的WD先生还是没能
得岳父大人的首肯。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他就
带着小语回归海南了。回归海南的WD先生有
了魔症，一见朋友就谈艺术，全是宏篇高论，末
了，他总会回到拎茅台还被岳父大人给吃闭门
羹的故事，让朋友们帮他想办法。这个话题一
打开可就是江河决堤，即便是凌晨三五点都打
不住。

潭门人
■ 曾斌

潭门，自古就以渔业闻名的滨海小镇。这里的
人世世代代以海为生，靠海吃海，足迹遍布整个中国
南海。几百年来，潭门人都行走在这片神秘浩瀚的
海域，他们早已把这片海看作是自己脚下的“耕地”
了。

我妻子娘家的二公，是典型的潭门人。二公十
几岁起就当渔民，后来在一家国企从事船运工作，当
过轮机长，现已退休闲赋在家，大半辈子与海为伴。
由于他擅长修理机器，平时哪家渔船的机器出现什
么故障，都会找他帮忙。修理机器，那是脏累活，现
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这项技能，况且修理机器
要钻到船仓底下，船仓里面又小又闷热，经常弄得满
身都是油渍。二公经常开玩笑说，这澡洗半天都洗
不干净。我们都劝他不要太辛苦了，岁数大了，也不
是很安全，呆在家里领退休金，享受天伦之乐就好。
二公却觉得，闲着无聊，帮人修船不仅能补贴家用，
还能经常与渔民唠唠嗑。其实早在以前，二公完全
有机会带上他的两个儿子到城里工作，过上大家所
羡慕的城里人生活。然而，直到他退休，两个儿子还
是在家当渔民。我们都替他放弃这一决定感到可
惜。然而他却不这么认为，他始终觉得对于潭门人
来说，南海就像是自己“祖宗地”，去捕鱼不仅仅是谋
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只要自己吃苦肯
干，吃穿不愁，何必跑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呢？

今年春节，再次与二公闲聊，我慢慢发现二公
的话题不再仅限于以往单纯的唠家常。他一会儿
感慨潭门现在来的外地游客特别多，在港口一眼
望去，好多是内地人和外地的车辆；一会儿又说，
东家谁谁做起贝壳工艺品生意又赚了多少钱，西
家谁谁开了一家海鲜大排档发了不少财等。眼见
潭门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二公心里头
很高兴。确实是，现在潭门的渔民在政府的支持
下，造大船、闯大海、抓大鱼，成了新追求的梦想。
同时也有些渔民特别是年轻人视野开拓，瞅准商
机在陆地上当起了小老板，做起了生意，使潭门的
经济发展出现多元化。

现在的潭门人依然是靠海吃海，但生存与生活
方式早已大不相同，不再是一种单一性的选择了。
慢慢地，二公原来固守的传统观念也开始转变，不再
要求儿孙们一定要走父辈们所走的路子，一定要选
择父辈们所过的生活。而是以潭门人大海般的胸怀
接纳了儿孙们自己的选择。现在，大孙子在他的支
持和鼓励下大胆创业，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贝壳工艺
品店，依靠着自己的双手在陆地上闯出一片天地。
如今潭门年轻一代的身份不再单一限于渔民，但是
潭门人祖祖辈辈身上所有的那股敢闯敢做，不服输
的“闯海”劲头，在他们骨子里依然一脉相承。

岁月缝花
■ 王举芳

她坐在窗户前，一手拿着针线，一手握着一个漂
亮的布娃娃，精神专注，手起针落，为布娃娃缝补撕
裂的衣裳。她的缝补技术那样娴熟，不一会儿，布娃
娃的衣服就缝补好了，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缝补的针
脚非但没有让布娃娃显得破旧，反而让布娃娃增添
了很多情味儿。那一针一线，连起的是岁月的花。

她叫南希，在华盛顿州的苏奎米什郊区开了一
家娃娃修理店。窗户下的小小工作台是她工作的地
方。房间里的其余空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娃娃。
这些娃娃或在架子上注视着她，或斜躺在一排排的
箱子里，干净的塑料箱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装满了
娃娃的陶瓷腿、玻璃眼珠和残缺不全的身体。

她修理每一个娃娃，都像对待自己的珍藏。
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南希放学后，常常

一个人在家。八岁那年生日，妈妈给她买了一个娃
娃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娃娃，有着
蓝色的眼睛，黄色的头发，穿着粉红的长裙。南希非
常喜欢这个娃娃，每晚，都要搂着它才能安然入睡。
娃娃成了她的珍宝。

有一次，南希不小心把娃娃摔了，娃娃的眼睛摔
碎了。妈妈带她找了好几个地方去修，都说不修娃
娃，南希很伤心。她爱怜地抚摸着娃娃的眼睛，有了
一个念头：自己动手修补娃娃。她找来两枚蓝色的
扣子，小心翼翼地用针线缝上去。哈，娃娃高兴极
了，在冲她微笑。那一刻，南希有了一个梦想：长大
了，一定做一个修理娃娃的人。就这样，大学毕业
后，她回家乡小镇开办了一家娃娃修理店。

每当把娃娃放在工作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
南希都有一种竭尽全力把每个零部件恢复原状的
责任感。从马海毛假发到山羊皮鞋底，她从不马
虎。她还收集了很多丝织品和蝉翼纱，以及从德
国进口的玻璃眼珠，因为德国的玻璃吹塑是最好
的。她尽可能用最好的材料给娃娃做修补，因为
她觉得，她不仅仅是给娃娃穿衣服、安眼睛，或者
装上残缺的腿，她是在打扮他们，恢复他们最初
的美丽和魅力。

每天，都会有残破的娃娃送来。每天，都有修补
如初的娃娃被领走。看着孩子们拿着心爱的娃娃开
心的笑脸，南希觉得很满足、很欣慰。

修理娃娃挣不了多少钱，有人劝她不如去城里
另找份工作，她说：“娃娃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我知
道一个心爱的娃娃对一个孩子来说有多重要，所以
我会坚持下去。孩子的童年是纯真的，有娃娃陪伴
的日子是最美好、最快乐的日子，我要帮孩子们留住
这些美好的记忆。”每一个残破的娃娃在南希的手
里，都会变得完美又漂亮。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是单
纯的在修理娃娃，而是在为孩子修补美好的时光。
修理娃娃让南希的心变得纯净，安宁。

红尘世界纷扰，有很多意外常常把我们身边的
美好拍打得支离破碎，此时，不要哀叹和抱怨，沉静
下来，拿起“针线”，修补好时光。或许那些针脚不怎
么细致，但这些细细的浅痕，都会开成岁月的花，在
我们的生命流年里深情摇曳，灿然生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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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冠南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十多年来，每到教师节，我总想写点东西，纪

念我的恩师全杰老师。不知生日，不知忌日，只知
道教师节，是属于全老师的节日。

全老师曾是儋州长坡中学的老师，1975年我
读初一时，他是班主任，大约40来岁，慈祥帅气。
当时，农村学生大多不住校但在学校吃午饭，饭碗
在书包里整天叮当作响，全老师就让我们把碗存
放在他那约8平方米大的宿舍里。一到午饭时间，
几十个学生争先恐后涌去拿饭碗，你推我挤，熙熙
攘攘。全老师不嫌打扰，安慰我们：安心吃饭，专
心学习。1976年为防地震，学校盖了很多茅草房
作为教室和老师的宿舍，全老师把分给他的那间，
让给了没有校舍的学生。

当时开门办学，灌输“要防福中变，通过劳动
炼”，劳动多上课少。全老师让全班学生做两件
事：每天写日记和自学五条毛主席语录。他与何
赞周老师检查阅评，如做作业、改作业。我初一起
坚持写日记，懵懵懂懂自学《毛主席语录》。

1979年，我高二毕业准备高考，全老师问：想
考什么大学？我答：您的母校华南师范学院。他
笑笑：就这？我赧颜。心想考个中专，跳出农门，
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高考落榜，泪洒荒山野
岭，看蚂蚁搬家，听小鸟吱叫。失魂落魄的我，曾
不停地在心里问：全老师，您为什么丢下我们调回
湛江呢？

全老师初中毕业后，失去家庭支持，凭着勤奋
与天资，“文革”前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家庭出身
不好，当时形势对他很不利，离妻别子，在海南一住
16年。全老师说，他在湛江的家就像电影《一江
春水向东流》里张忠良在上海的家。1979年9月
24日晚上，我特意观看了盼望已久的这部电影。
女主角素芬在丈夫外出远离时，以柔弱的肩膀撑
起沉重的家，含辛茹苦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
孩子。

当年，全老师远在湛江，很为我落选焦急，多
方嘱咐我要去那大中学补习。那一次，记得是吴
文林老师，骑了20公里的车，从洛基到长坡找我，
转达全老师的信件和嘱咐，并帮我转入那大中学
补习。在补习期间，全老师每次来信，都要求我做
到“专、钻”两字。

1980年我考上武汉大学，经湛江半路下车找
到全老师家，他已去车站接我。车站在哪？我第
一次走在四通八达的繁华街区，茫无头绪。白话
不通，问路不爽。忽然想，长途客车来往方向准是
车站。就这样循着转了几条大街，远远看见全老
师坐在车站的栏杆上，全神注视到站下车的旅
客。我走过去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全老师”！他一
跃而下搂抱着我，笑容洋溢：你怎么找到这的？我
如实说了。他竖起大拇指：聪明。

武汉大学校园甚美，风景如画，我沉浸在无限
的憧憬和无比的幸福之中。17岁第一次远行，家

乡梦牵魂绕，武汉天寒地冻。全老师鼓励我：你很
多思想表现很像我，我进大学时，别人能说会道、
吹牛聊天，自己搭不上嘴；别人上街玩公园，自己
没钱奉陪；别人谈情说爱，自己不敢想。我走自己
的路，一年后老师看得起，同学不小看。全老师还
说：到这样的大学读书，还惦记“饭碗”，当个干部，
思想境界太低了。父母年纪大了，希望你早些成
家立业，儿辈应多体谅，但事业前程要摆在首位。
这是全老师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要有一种独创精
神，勿效阿Q，不做“戆大”。

反映我这段求学经历的文章《抗婚记》，发表于
1984年1月14日的《海南日报》上，是卓汉然老师建
议羊品尊老师写的。全老师勉励我谨记“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初中时，有一天，全老师在宿舍走廊喊：
老陈、老陈。附近正忙的陈国良老师没听见，旁边的
我急了，跟着放声大叫：老陈、老陈。全老师转头瞪
我：你不能叫老陈，不懂礼貌。应该叫陈老师，难道
你也叫你爸老吴、老吴吗？陈老师微笑走来点点头：
全老师说得对。年近九十的时任长坡公社党委书
记黎庶安老校长，非常高兴地夸奖我写信称呼他为
老师，而不是称呼书记。有些同学说，全老师鼓励我
补习求学，也启发鼓励他们补习、补习、再补习，考上
了大学、中专，这当然过奖了。

老师，这份职业尊贵崇高，总是燃烧自己，照亮
别人。师恩浩荡，万流景仰。全老师说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教师匠，可是他在学生心中，倍受尊崇。

1984年大学毕业，正值海南开发建设热火朝
天。我主动要求分到海南行政区委宣传部，理论
探讨、思想文章、培训辅导、机关历炼。全老师
说，理论是理论，实际还是实际，在机关要有政治
敏锐性。

我一直有个心愿：调到湛江，与全老师在一
起。1997年遭遇重大不幸，万念俱灰。自卑与无
奈，让我无颜再面对全老师。

2001年底，吴玉琦老师对我说，全老师两眼看
不见了。我一听万箭穿心，给他汇了一点钱，记得当
时我在汇款单上写道：您为我们指引光明，黑暗不会
与您为伴。全老师打来电话，我请他回来看看。他
问：那谁照顾我呀？我脱口而出：把师母和孩子带
来。话一出口，颇感愧欠。全老师叮嘱多打电话联
系。那时2002年春节临近，我与广州、海口同学约
定：春节后会合湛江看望全老师。大年初二，广州郑
淑丽同学仓皇来电：她打全老师家电话，联系去看
他，但他没接电话，师母说全老师去“旅游”了。我顿
时潸然泪下，全老师刚叮嘱多打电话联系，怎就不敏
感呢？我真是懊悔不已！

全老师影响了我一生，当他问谁照顾他时，我
甚愧没有直接响亮回答：我们学生照顾您。学生爱
全老师，大学放假回家，同学相问：见到全老师吗？
他好吗？记得代问好。2005年中学同学聚会，不少
人念叨：全老师来多好。爱师深情，溢于言表。

那一年，68岁的全老师，到“天堂旅游”去了。
人们说天堂很美。我无限思念的全老师，您好好
在天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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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

■ 骆家

喇叭像一只只生气的嘴，噪音
和吐沫星飞溅，林荫道上蠕动的驼背

有几位打太极拳的老人，恍若往事
昔日沉思的岛屿还守在那里

那一年，是你给了我一千个岛屿
却让一座城市永久地跌落水影

八百年的古城连同死守的秘密
静静躺在湖底的山谷，无人问津

老淳安人喜欢把现在的城市叫做新城
还有另一半，留在了过去和时间的

箱底

湖的一边出现一个崭新的球场
悄然抬头，你就能望见另一边的生活

不是湖水，是那千座岛屿在摇曳
飞鸟掠过，光影如碎银一般撒落湖

滨路


